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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暑之中，很多人都摒棄了不必要
的社會活動，躲在家裏避暑，一些機
構也藉機開出書單，鼓勵人們、尤其
是孩子利用空餘時間閱讀。
這樣做的好處是易於激發讀者的興

致，可照着書單進行選擇，省事省
力，有積極導向作用。但也有弊端，
因為閱讀是一件很個性化的私密之
事，每個人的興趣喜好以及選擇偏重
都不相同，遵循同樣的書目去讀，很
容易淪為布置閱讀任務，扼殺不同讀
者的讀書興趣。
法國前幾年有一個由讀者評選的

「死活讀不完」書單，包括《百年孤
獨》、《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
斯》這樣的巨著都赫然在列。緣於這
些受到普遍推崇的書，在許多家庭和
學校都被列入必讀書目，但又與不少
人的閱讀意願相牴觸，即使硬着頭皮
去讀，也讀不進去，於是陷入自我懷
疑，是不是自己的閱讀水平或品味有
問題？為何眾人都說好的書，自己就
讀不下去？評選該書單的意義，是讓

那些自我懷疑的讀者明白一個道理，
之所以對某一本書不感冒，不是能力
的問題，而是人與書無法建立起「心
流」，與這本書沒有緣分。
「心流」是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

契克森米哈發現的一種心理狀態。他
曾用15年時間追蹤一些成功人士，發
現這些人在做特別喜歡的事情時，會
把個人的精神力量完全投入到即時情
境中，進入一種渾然忘我的境界。這
與閱讀的理想狀態非常相似——當讀
者完全沉浸到某一本書營造的精神世
界裏，兩者就如同構建了一根無形的
管道，書裏的知識和情緒，會順着管
道持續而穩定地流入人的腦子裏。
但是，人與書之間怎樣才能構建起

「心流」，又是一個人的生命秘密，
與人的境遇、經歷、性格、愛好息息
相關，是多個層面互相疊合的結果。
就像種子破土發芽，有着特定的時間
點，每個人一生中也在不斷地體驗着
生命，經歷不同的事情，「心流」也
是呈動態的，有時候，生活頻率、內

心感受與過去不一樣了，獲得的閱讀
體驗也自然不同。
明代「嘉靖八才子」之首王慎中，

少時極厭憎唐宋古文，推崇秦漢散
文。其後他年齡漸長，學力和見識有
了積累，再看歐陽修、曾鞏等人的文
章，發現文句佳美無法形容，遂廢棄
所有舊作，專師唐宋古文，成為明代
開唐宋派文風第一人。這就是「心
流」的經典呈現，人與書在某一刻形
成了更高維度的精神連接，由此相悅
相通。
閱讀雖無禁區，但怎樣讀卻有路

徑，「開卷有益」未必適用於每一個
人。
我認為最好的閱讀方式是把求知與

興趣結合起來，憑着各自的興趣進入
狀態，喚起求知的渴望。因為，若是
從眾跟風去讀自己「無法入戲」的
書，只會敗壞胃口，導致終身視讀書
為畏途。明人袁宏道稱只讀自己喜歡
的書，不喜歡的書可讓他人讀之，即
為此理。

到深圳上班已經兩個星期了。周日下午，
去附近洪湖公園賞荷。
洪湖公園位於羅湖區，是一個以荷花為主

題的市民公園。我三年前曾來過這裏，當時
正舉辦一年一度的荷花文化節。近30萬平方
米水面上，蓮葉接天，荷花映日，岸上則園
林綠雕，燈光噴霧，煞是熱鬧。
沒想到這次竟是完全不同的景致。滿池荷

葉雖然仍以綠為主色，但嫩綠轉蒼綠，枯枝
敗葉隨處可見。或粉或紅的花朵，三三兩兩
散布其間，艷則艷矣，終是綠肥紅瘦，透出
些許寂寞。
想想，還是來遲了。深圳荷花的盛花期是

6月中旬，今天已經7月18日，整整晚了一
個月。情緒受到影響，興致有點低落。天卻
突然下起雨來，雨絲斜斜地插入荷塘，煙嵐
瀰漫……
我坐在堤岸小亭裏避雨，雨滴打在荷葉

上，不緊不慢，彷彿輕輕敲擊我的心房。時
而有微風吹過，夾着雨絲，讓人感到幾分愜
意。心便慢慢靜了下來，回想過去這三年，
變化可真大呀！中美貿易戰烽煙未息，香港
修例風波、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至。無論是
自己工作了16年的香港，還是已知天命波瀾
不驚的人生，都有恍若隔世之感。
往事歷歷，多少刻骨銘心事，魂牽夢繞

處，如煙而逝。而眼前的荷塘，坦然展示出
生命的不同階段，新陳代謝之中，生長收
藏，各自精彩。

清波軟浪碧團團 滿目殘蓬蕊自妍
雨打老枝芒箭出 風掀新朵竹簧彈
荷花映日當然好 蓮葉戲嵐別樣閒
莫問蜻蜓何處去 人生一處一隨緣

深圳，既熟悉又陌生。從1996年前後初次
踏足這座城市，來過深圳無數次了。對我們
這些長期在香港工作的內派幹部而言，深圳
有一種家鄉般的親切。不過，由於每次都來

去匆匆，這又是一座不斷變化着的年輕城
市，我終究還是陌生的。了解只停留在城市
表面，並不能把握內在的脈動，對生活其中
的感受沒有共鳴。
這一次卻完全不同了，我將在這裏開啟新

的人生之旅。兩個星期來，每時每刻都在感
知這座城市的特質，以及它對自己生命的意
義。
雖然填寫各種表格的時候，我在出生地一

欄都會填重慶，卻沒有真正在作為都市的重
慶生活過。家鄉黔江縣原本隸屬四川省，
1997年才劃歸直轄後的重慶市，成為一個市
轄區，當其時我已離開四川多年。成都是我
生活過的第一座大城市，繼而北京，再而香
港，都是中國頗有代表性的地方。深圳作為
改革開放的拓荒牛和排頭兵，更是特色鮮明
的動感之都。
深圳別稱「鵬城」，來源於大鵬所城。大

鵬所城位於深圳市大鵬新區，是明清兩代海
防要塞，有「沿海所城，大鵬為最」之稱。
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鴉片戰爭，就肇始於
此。所以深圳本身是有歷史有靈魂的，但人
們更願意感受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年來的變
遷。這變遷如此之大，擁有2,000萬人口的
深圳因之被稱作「一夜城」。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實施，再次把深圳推

向潮頭浪尖。顯然，大灣區城市群，以廣深
港為主軸，而深圳居中。中央希望深圳建設
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這可
是讓深圳引領中國、引領世界的節奏。作為
第一代大灣區人，餘生能與此同行，當是難
得的人生際遇。

輾轉巴蜀赴帝京 香江一夢又鵬城
南來北往匆匆矣 無喜無悲大半生
談笑當年風雨路 揚鞭解轡啟新程
隨緣潑染千秋墨 不負灣區未了情

來深圳後，我暫住羅湖區老東門。每天沿
解放路、深南大道西行，到位於福田區的單
位上班。市裏安排的宿舍在南山區，待收拾
好後再搬過去。這樣，從羅湖滿是市井煙火
氣的老街，到福田拔地而起的高樓群，再到
南山現代科技充盈的社區，彷彿打開一幅長
卷，領略深圳特區的發展軌跡。
日前，與機關事務管理局吳晶局長聊起深

圳的城市特質。我說深圳不像那些歷史悠久
的城市，比如我生活過的成都、北京、香
港，這裏的城市特徵不明顯。以食物類比，
深圳更像一盤沙律，而不像一碗濃湯，各種
食材很豐富，但還沒有融為一體。吳局長是
中文科班出身，研究生畢業就來到深圳打
拚，與這座城市一同成長。她認為，濃厚的
學習氛圍，高度的城市認同，不斷的變化與
創新，正是深圳區別於其他城市的獨有特
徵。
深南大道上，有一座大力士撐開鋼鐵大門

的雕塑，寓意「破門而出」。「闖」的精
神，「創」的風彩，破解了深圳的斯芬克斯
之謎。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深圳人永
遠在路上。不禁想起去年金秋時節，習近平
總書記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
會，在蓮花山上對市民滿懷深情的講話：
「經過40年的發展，深圳還是一個年輕的

城市，蓬勃向上，欣欣向榮。黨中央賦予經
濟特區新的內涵和使命。我們即將迎來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
標。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我們將建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那時的深圳又將是另外一番景象。深圳
發展到今天靠的是大家，深圳的未來還要靠
大家共同努力。」

讀小學時，學校自編國文教材，其中有
篇選自《儒林外史》的王冕，作為第一
回：「說楔子敷陳大義 假名流隱括全
文」。當年看了，也不甚了了，至於老師
有何解說，也忘了。我只有這一印象和疑
問：為什麼要拿王冕這人來作為「楔
子」？
但由這一選文，我便到圖書館借《儒林

外史》來看看，印象不深刻，深覺不及
《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
那麼好看。及長，對這書竟生出一份感情
來，無他，描繪古代知識分子，確是深
刻，還有哪書勝過它？
在讀了王冕後，其後還看了范進那回，

50多歲的童生，屢試不第，竟然得中
了，那一刻，他竟然瘋了。古代讀書人，
以「中舉」為標的，不止10年窗下，20
年、30年，由濃濃黑髮「搏命」到蒼蒼
白髮，心灰之下，竟中舉了，發了瘋。這
事鑄在我心底，10餘歲，便在報上「青
年園地」寫了篇范進的「故事新編」。
但是，范進這老童生為什麼會中舉呢？
《儒林外史》第三回指出，周進做廣東

學道，第三場考南海、番禺兩縣童生，54
歲的老童生范進第一個交卷。周進將范進
卷子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
文字，都說的是些什麼話！怪不得不進
學！」遂丟過一邊。又坐了一會，還不見
有人來交卷，便再次拿過范進的卷子來
看，覺得有些意思。第三次看時，印象更
佳，不覺嘆息道：「這樣的文字，連我看
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
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
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於是
取筆圈點，圈出第一名。
近讀陳文新的《解讀儒林外史士人心

態》，有此剖析：「考生的中與不中，存
在極大的偶然性，於此可見一斑。假如周
進只看一遍，范進豈不是還得做童生？而
只看一遍的閱卷方式還是普遍現象。」不
錯，范進那種文字，在「粗略而看」的試
官來說，范進不落第者幾稀矣，又怎會被
發現是「天地間的至文」！
陳文新指出，在清代，流傳有以快、

短、明三字來衡文的說法，所謂快，即交
卷越快越好；所謂短，即篇幅越短越佳；
所謂明，即文章的意思要明快直白。為何
如此？原因在於，清代的督學使者，往往
因公事繁冗，期限太緊，根本不可能從容
評閱考卷。於今的老師閱卷，或忙或倦，
何嘗不是如此？有幾許負責任的老師，肯
「字斟句酌」、細細品味？
范進贏在較快，能令另一位阿進老師無

聊一再閱讀三讀，遂扳回了「聲譽」和卒
獲功名。他的運氣，真好！
《儒林外史》是部好書，將古時的士人

形象和心態，一一描繪出來。陳文新是吳
敬梓的知己，還剖析了王冕、虞博士、張
鐵臂、沈瓊枝、馬二先生等，實解開了我
幼讀這書的茅塞之處；而見解新出、旁徵
博引，真好書也。
這也是一部「漫話式」的研究文字。

21世紀的今天，廣東話這種方言在省港澳以
及全球華人社會應「何去何從」呢？廣東話是
廣東文化最主要一環，如何在大形勢下推動
「粵語保育及傳承」應是廣東人或用廣東話的
人今後的主要路向。經過多年的鑽研其中和近
五年對相關資料的筆耕，筆者認為以下或許是
面對上述課題最「起碼」有的態度：

懂讀之（某程度上容許「俗讀」）
可在沒誤解的情況下運用之

至於那「正音/正讀」、「正寫/本字」，甚至
「出處/典故」，則顯得相對地不重要；當然，
如能全然掌握，就更能理解語意或體味箇中創
作心思和精妙之處了。
說到：

隋煬帝罄竹難書的「臭史」（不光彩歷史）
轟動一時的龔如心遺產案中，控方大律師在陳詞時當
庭展示約一百頁有關被告的大話「罪證」

李我在廣播界的「威水史」（輝煌史）
李我前半生的「景遇」（身世和遭遇）

筆者由數學教員，到數學作者，再到全方位的出版

人，又再到如今的粵語專欄撰稿人的蛻變「歷程」
廣東人多會這麼說：

講落「一匹布咁長」；講起嚟就「水蛇春咁長」
（一匹布頗長；水蛇春對比蛇身也不短）

就上述的例子，「長」是重點，當中「可褒可
貶」，卻無「簡」、「繁」、「冗」的元素；
一般用以形容一些非三言兩語可講得清楚的情
況，與「說來話長」（It's a long story）的用法
差不多。
在用途上，兩者還是有一定的差異。「一匹

布咁長」通常用來形容一些經歷和歷史。以前
半生跌宕起伏的李我為例，用「一匹布咁長」
來形容他的「威水史」和「景遇」就最適合不
過；對數量也不算少，如：頭銜、罪證、長篇
大論等，用「水蛇春咁長」來形容則較為合
適。
話說回來，「水蛇春」中的「春」是俗寫，

其正寫是解作「卵」、讀作「春」的「膥」
（方言字）——由「未成肉」這三個貼切不過
的字組成。
一般認為筆者上述開出的「起碼」條件應不

難滿足，可當看過以下幾幫人對「一匹布咁
長」或「水蛇春咁長」這兩個俗語的理解或詮
釋，相信大家就不會這麽想了。
有位本地著名時裝設計師曾在其撰稿中說：

我想到「一匹布咁長」這句話，也就是「沒完沒了」
的意思。
「沒完沒了」指沒有終結的時候；可即便是
「長得很交關」（認真長），也有說完的時
候。
南方出版傳媒－廣東人民出版社在「說文解
字」的網頁和一個基本上以「集大成」（抄
襲）著稱的香港網頁「廣東話資料館（通
學）」中對「一匹布咁長」和「水蛇春咁長」
有雷同的描述：
「水蛇春咁長」與「一匹布咁長」都有「長」的意
思，但前者指單一簡單事情的冗長，而後者指牽涉的
事情多或關係複雜，兩者不可相互取代。
上述詮釋除涉及了應不予考慮的「簡」、
「繁」、「冗」此三元素外，筆者還發現內容
基本上取自他人——「俗語篇－實用每日一
句－粵語協會（2010）」；正是：一方出錯，
普天同錯。
涉事的幾幫人並非泛泛之輩，而是「有名有

姓」的——有身份或似有學術背景的。很可
惜，他們犯了「想當然」的錯誤——不作求
證，單憑主觀印象或想像以為事情應當是如此
而出錯。就此情況，筆者勸諭如下：
就個人而言，不是行家不重要（筆者也不算），用時
要先查證一下（一般可以）；說錯了不少人會因你
「牌頭勁」而追隨附和。就單位而言，資料不由「己
出」不重要（須在尊重版權下操作），發布前要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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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人的形態

悼李我（9）﹕臭史﹐威水史﹔
一匹布咁長﹔水蛇春咁長

閱讀的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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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語背後

鵬城新旅二題

●深圳街頭的大力士雕塑。 作者供圖

●漫談古時的士人形象和心態，
這書甚佳。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豆棚閒話

2,300多年前，三閭大夫屈原，面對
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水，放聲唱出了久
壓心中的《離騷》。內中有句云：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
裳。」裁剪芰荷做成美麗的上衣，綴
合蓮花縫為鮮豔的下裙。短短二句，
凸顯了這位偉大詩人對「荷」的分外
看重。從那以後，接踵而至的歷代詩
人爭先恐後地將「荷」納入自己的筆
下。或寫荷葉的青翠欲滴，或寫荷花
的嫵媚婀娜，或寫荷花荷葉的清香芬
芳，或寫蓮蓬白藕的果實豐繁……
南北朝人謝靈運曰「芰荷迭映蔚，

蒲稗相因依」。紅色的荷花與白色的
菱花交相輝映，那姿那勢是何等的楚
楚動人。南北朝人謝朓稱「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沈約曰「艾葉彌
南浦，荷花繞北樓」。荷池中的魚兒
相互追逐，動盪的水波讓原本靜靜挺
立的新荷，也隨之翩翩起舞；北樓前
前後後的水中，布滿着盛開的荷花，
那情那景更是令人陶醉。
唐人王昌齡筆底的「荷葉羅裙一色

裁，芙蓉向臉兩邊開」，是一幅標致
的彩描：身着碧裝的少女駕着一葉扁
舟，穿行在翠綠的荷葉之中，燦燦的

荷花映着姑娘的笑臉豈能不讓人心曠
神怡。李商隱眼前的「惟有綠荷紅菡
萏，卷舒開合任天真」，則是一幅典
雅的寫意：綠色的荷葉，紅色的菡萏
即荷花，盡情地一捲一舒，恣意地一
開一合，處處率真，處處天然。孟浩
然的「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
讓人們感受到荷的清香；李白的「荷
花嬌欲語，愁殺盪舟人」，讓人們領
會着荷的嬌美，不僅如此，她們還要
向人們傾訴自己的情懷呢。流落川蜀
的杜甫自是手下別有爐錘，煉出的
「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
香」兩句，足以令人拍案稱奇。蕖
者，荷花之別稱也。雨水滋潤的紅
荷，悠悠地散發出淡淡的幽香；輕風
吹拂的細竹，悄悄地展示出柔柔的翠
綠，可謂動靜相隨，紅綠巧配，風雨
交替，甜香融合。宋人楊萬里的「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與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
紅」，體現了動物、植物、天空、太
陽等一切世間物體的和睦共處和相互
愛撫。遼金元時期元好問的「長白山
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明代
何景明的「舟中採蓮紅藕香，樓前踏

翠芳草愁」，清代陳文述的「一夜雨
聲涼到夢，萬荷葉上送秋來」，描述
的則是荷花布局之廣，荷葉生長之
密，蓮藕產量之盛。
130多年前，一位名叫范肯堂的江蘇

南通人，也有一首寫「荷」的詩。他
將自己比作風雨所折的荷花，感嘆身
世的坎坷，且把荷的根想像為屈原所
化，以此謳歌三閭大夫潔身自好的高
貴品德。詩中寫道：「哀哀楚騷子，
抱石沉急湍。奇軀不得腐，化作荷根
蟠。傳為萬萬本，七竅心猶完。人間
習不識，此是荷之耑。君看本末在，
豈肯為椒蘭。」50個字，表達的內涵
大體如是：屈大夫懷沙躍入汨羅江的
急流中，偉岸的身軀化作堅硬不腐的
荷根。流芳萬代的是一顆純潔完整的
心，有誰知曉蓮藕竟是荷花美的根
本？屈大夫的一身浩然正氣有始有
終，決不會與佞人同流合污折節屈
身。
天國中，屈大夫一定會緊緊握住小

他2,200歲的范詩人的手，感慨地說：
「我愛美麗的荷花，你愛堅貞的荷
根，你我二人稱得上是實實在在穿越
時空的知音！」

千姿百態詩中「荷」
●郭言真

古典瞬間


